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闻慕雪 BY 风摇影移

闻慕雪

洛阳城西有一徐家，家丁茂盛，且都是了的，只剩下最小的老五，只得一十二，生的玲珑清秀，十分的聪明。只是自小身子羸弱，痘花疹子层出不，又得了百日咳，镇日咳得声嘶力竭，肺衰血出。他母整日垂，求神问佛。一日，一个方法师路，便在徐家可可停住，他母接了道：“小儿可还有救？”法师问了生辰八字，掐指一算，皱眉道：“孩子的天地造化，生得太干了，是以四外邪魔都来招惹，生来杀重重，必得舍了他，方才能多得几年造化。眼下正是百日，需要仔细。”

着徐夫人听了一席话，只急得涕泗流，当晚孩子便咳得厥了去，只得急急让法师他寄了个名，法名叫做，不披剃，是缘未了。

话当晚便睡得安稳些了，他母然舍不得他，也含为他打，不料都是白忙了，三日之后，那法师着，然而去。

法师是杭州的念师，只是每日教孩子颂经念佛，些舍生取，割肉饲鹰的故事，其余一任由他，着意宠爱。

一日出外修行已一年，挂念师父，到了岸边找船，也是他的晦气，正撞到一个船婆被老公披了两掌，正在那好气。他才一问：“船上杭州？”那船婆便叫嚣起来道：“你不务的小，当在你娘口害了老娘彩，快着你那乌龟抬，信不信老娘兜一瓢水替你洗干那个光不利市的代！”那自从出来，从未受重话，只气得浑身抖，道：“问一问，也不撞了什，何消如此叫嚷？”那泼一听，跳将起来泼口大，言，匪夷所思。

边一艘大船上，有人推窗瞧出来，是一位俊雅的衫公子，看到倒吃了一暗道：“哪有样一个粉也似的和尚！”看那小和尚身子颤抖，目含，有一不出来的动人之处，一勾动心魔，回身吩咐了从人。一便有一个黑衣束的壮站到船喊道：“小师傅不必和野泼一般见，我家主人有请，便做伴同去杭州如何？”

感激已，船见。那泼还待鼓勇叫，忽地仰后便倒，不出声息。

得舱中，见那主人生得：一丹桃花眼似笑非笑，两弯柳吊稍眉将挑未挑，当面便是一个揖，平白添了一段洒流度。自小见多的，不是忠厚老实、木端严的同，便是烹夫走卒、言行粗鲁的下巴人，几曾见如此神如玉的人物，当下心生仰慕，合十答。

两人在舱中问了姓名，那公子原来姓闻名慕雪，字子京，上京赴考的，两人都是谈吐雅致，自负文采，互相服中又生了比之心，言中打起，是输了一，心下懊恼，身上燠热。那闻公子趁请他宽了上衣，也不在心，便脱了僧袍，只着一件月白单衣。那闻公子看他身量苗，止有致又稚气未除，更是动了心火。

只是一席言谈，闻慕雪也佩他小小年，竟有般才。若只是着美丽容色，早便把他压在身下云雨一番，只是舍不得了，生怕吓坏了他。闻公子心下躇，且待从计。

厢也是瞅着闻公子只顾看，暗忖道：“便在寺中师兄弟，寻常也压不下我，位少年公子如此年少才高，倒要讨教讨教。”只因一念好胜，也是他缘未，到后来多苦处，一也言。

闻慕雪也是自负流美貌，看不住地把他上下打量，便想到：“遮莫小师父竟是个家了，恁般一个标致的，他师父也必不肯饶他，如何肉在口边不吃，我且试他一试。”

两人一个暗揣心思，一个自怀鬼胎，竟然言谈一的投，不之看看天晚，了一桌精致素席，那真是大眼界，真不知世上有如此珍，小孩子馋嘴，只是情任性，大朵。那闻公子看他吃的十分香甜，更得天真有趣，不住他加菜。

饭吃下来，便不之中入了他的套了。原来一桌素席中每样都沾了一样荤腥，那茶碗蒸掺了蟹粉，烧全素是用油炒，珍宝豆腐用汤煨香，就面也裹了鱿。那在十二剃度前便已久不沾荤，那见些花巧，只一饭完便破了一辈子的戒。还得每样西都特的美，面都像肉一样，又又。原来闻慕雪也是留地步，后来若犯戒不肯从，便以此兑。

闻公子看中计，十分的得意，便让他洗澡，其实天气暴暑，也不推。不料才脱了衣服，那闻公子也跟着来。十分的困窘，急急跳入水中，只逗得闻慕雪哈哈大笑。有些着恼，不理，闻公子脱了衣服也走桶来。桶中热水四溢，吃了一。正待口，不料闻公子先道：“我师父今日相见，竟而十分的投缘，如今更是赤袒相见，更隔，不如你我为兄弟如何？”

听他一番言，只得此人行止慷慨豪，不拘小节，自己相形之下倒得小气了，于是道：“出家人四大皆空，父母子尚且要斩断缘，小僧只能有负公子美意了。”“小师父此言差矣，你我言谈投，乃是方外至交。当年玄奘法师，也是大唐国主的兄弟，我等不妨效法先。除非是为兄才疏，弟不屑下交。”闻慕雪言谈之自顾改了呼。一塞，只道：“闻公子哪话来，是自愧不如……”“若必定才相捋才能为兄弟，天下焉有是理。你是不肯叫我大哥的了？”闻慕雪低下来，一脸神伤，倒是愧疚起来，低声道：“即是大哥如此见爱，小弟就高攀了，只盼大哥，我不配。”了番话，也低下去，听闻慕雪不吭声。

原来闻慕雪一低，便宜了他，浴盆窄，为了不他身相碰，蜷着腿，愈得那腿形状优美，粉白滑腴，向上看去，勾出的臀浑可爱，腿在一起的阴影部分更是惹人遐思……

“大哥？大哥？”

“啊？”闻公子急忙抬，“你肯叫我大哥了？好兄弟……”定一定神身擦去鼻下两道血，佯道：“不知能不能劳动兄弟大哥擦擦背？”突兀，但他性子一向温让，当下捞起毛巾，干便擦，才擦得两下，那闻公子便边哼边道：“舒服，再向下些。”听他呻吟，心下不有些毛燥，动作也是用力，听他越来越向下，于到了后臀上，那闻公子仍不让他停手，只叫：“就是，便大力些不妨。”哪曾人做如此私密的事，只手处软微弹，十分的柔腻，竟舍不得放，只是用力。那闻公子越来越大声，听得面耳赤，忽地一，流水放手，退了去。

那闻慕雪本不怀好意，见他放手，只身道：“兄弟想是累了，让我来服侍兄弟。”哪肯让，道：“不敢劳动大哥。”

慕雪笑道：“不擦背，那便擦擦胸口，今日为兄是一定要伺候你的。”看他清眸如波，唇角带笑的媚，一了，眼见他要抚上自己胸口，急忙身，那毛巾已擦上臀部，一，心倒想：“大哥刚才叫得十分舒服，想来擦必定不。”竟不推，由得他在两瓣玉臀上抚弄，那闻慕雪索性了毛巾，一大手抓住两个球用力揉捏抚摸。只得越来越是受，待要起来，早被闻慕雪压住了两腿动弹不得。叫道：“大哥！大哥！”闻慕雪不答应，一根手指已顶上了的秘蕾，只吓得出力挣扎，那手指忽然顶，只痛得浑身一僵，不敢动弹。

待得缓一口气来，闻慕雪的手指始在他的内缓缓蠕动，定一口气，反手一掌，只将那闻慕雪劈得仰天翻了出去。

那闻慕雪也不是个好相的，只是看来弱彬彬，未料到他竟会武，那急忙来，闻慕雪只当要来打他，只是稽首，正待告饶。那道：“小弟出手重，大哥可有伤处，有小弟从寺带出的药，治跌打伤十分的验，让小弟为大哥看伤。”

闻慕雪听得话，又又喜，原来是个懵懂天真的宝贝，什也不懂得的。只喜得他将一把抱住，正待一个嘴，又恐忸怩起来，又将他打出去。一奈何，只得：“痛得十分的厉害，烦劳弟为我揉揉。”便拉着去揉自己的玉臀，那已自了脸，仍是抹了药为他揉散，那闻慕雪扭腰臀，哼短吟，动作神情越不堪了起来。自奇怪道：“怎大哥受到如此地步，我下手实在是太重了些。”

眼看药已揉散，正待收手，闻慕雪道：“被你劈得实在气闷，兄弟也帮我揉揉。”

被他把手拉上胸口，正在吃，两只手掌已按上了两只尖尖小乳。那闻慕雪胸口肌柔滑细嫩，两只小乳润尖挺，自小那消受如此恩情，揉了片刻，下面已自起来了。只慌得他倏地站起，抱了衣服而逃。

那闻慕雪一番用强，一番勾引，都不曾见效，越收不得手了，好在此去杭州还有十余日水程，可慢慢措。

那自从那次之后，见了闻慕雪便脸，话也不出了。闻慕雪见他对自己也是有情意的光景，越得意，暗道：“只要让他得了房闱之趣，到少不得由我布，只是如何让他就范，倒了思量。若要将他蒙到，又意思。”

日闻慕雪不怀好意，席便备了酒水。那知然不通事务，酒是得的，打死不喝。

那闻慕雪眉一皱，计上心来，叫房捞了最纯的酒糟，只作心端了上来，不得酒糟，闻见一股酒气，看见不是喝的西，吃来又十分香甜，竟一口气吃得不知餍足，半晌已是昏昏沈沈，不辨西。

闻慕雪将他扶到床上睡下，将外外脱得干，只见那一个白的身子懒软力地躺着，闻慕雪肆忌惮的大饱眼福，只看得他血张，立便想扑了上去。半晌才伸出手捏住两只小乳，着意把玩，暗自赞。

仿佛得冷似的，将身子向侧着，腿也蜷了起来。闻慕雪只得放手，半晌卸了小衣，也上得床来，拉起被裹住两人。只是用手扪去，原来自幼练武，浑身上下半力气，顶端两粒小珠早已被拨弄得又硬又挺，那闻慕雪摸得十分爽气，一只手更是迫不及待的向下钻去。

待得摸到两半玉臀，更是按耐不住，一个翻身便压了上去，被他一压，酒醒了几分。怪道：“大哥压在我身上作什，怪重的。”手撑住用力去掀，然而酒后失了力气，那掀得起来，那闻慕雪只道：“兄弟，我今实在忍不得了，你只心疼我。”着掰他两腿，只把那小小玉上下揉搓，那那受得了如此撩拨，几下便一泄如注。闻慕雪便沾了他的琼玉露，径向后面捅去。正待挣扎，已被闻慕雪按到他一个得趣的所在，身子便软下来，只是辗扭动想要挣脱。

样一个白晃晃软的身子在身下扭来扭曲，闻慕雪哪还把持得住，只是一心要舒服，竟咬牙耐着，不住揉向肉壁。倒是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是处子，被他得竟容得他四根手指同出同入。闻慕雪抽手看，那后庭便似一朵花合，得闻慕雪在那重重一吻，一声哼，抬看，他竟是媚眼含波，香腮带赤的不足之。闻慕雪哪还忍得住。只把屁股扭动，腰一挺，直其身，只把他爽得恰似：分八阳顶骨，下一桶冰雪来。

也是舒服快乐的节，偏他师父见他年小也不曾提些，竟然抱着闻慕雪放不得手，只见两人：

一个仰天，一个俯察地。一个玉腿，一个款搂柳腰。一个笑孜孜猛然独，恰似玉穿泥；一个战抖抖高，好似金莲泛水。一个着坚刚意气，意待要直驱；一个旷荡情怀，哪怕你翻江倒海。正是战酣日戈，云带雨来。

两个你贪我爱，整整勾玩了两个辰，先受不得了，后庭好似火烧一般，只是求饶。闻慕雪致正浓，那肯饶他，又撩拨揉弄他的尖尖小乳，嫩嫩玉，又泄了两次，竟昏了去。闻慕雪仍是不肯放，只让昏了又醒，醒了又昏，死去活来了一夜，直到天明才放了手，将他搂到怀睡了。

闻慕雪一睡到日中方醒，再看在怀中，眉微蹙，脸上仍有痕，更可可爱，便在他微微噘起的小嘴上了一吻，心下着实高。

醒，闻慕雪正在他身上揉揉捏捏喜赞，又气又怕，待得起手来，竟是酸酸软软一气力。闻慕雪握住他手，欺身吻住他的小嘴，辗撕吮，将得喘不气来，才将他抱起，到浴室为他清理干。看他又把手探入自己后庭，只羞得起眼睛。

二人清洗已毕，闻慕雪又将他抱回，床上洁如新，不见了两人夜的痕，少心安。

闻慕雪又自为他端来热粥，见他不吃，将碗放下只是作揖道：“我也不敢什了，千，只是愚兄的处，兄弟若赌气不吃，叫我心如何下的去。”着拭起来。

看他哭了，心也是酸酸的，口道：“我也不是怪大哥，只是昨儿个始还好好的，为什最后竟不停了！弄得我怪疼的，今天又一些力气，因此生气。”

闻慕雪竟料不到他是气个，一股喜气从心直冒上来，只惶恐道：“我只想伺候兄弟舒舒服服的，不成想反恼了你，以后全听你的。”着边端起碗来，又道，“兄弟若不恼了，便让愚兄喂你把粥吃了，也让愚兄省些心痛。”

笑道：“就是要让大哥心痛。”一面低在他手把粥吃了。

闻慕雪见他笑如，娇憨可爱，越心眼的放不下。一边喂他，一边在他脸上嘴上的不住地。边笑边躲，闻慕雪索性将碗了，一把将他按在床上，也不推拒，两人又是云雨一番，好不畅怀。

是什也不懂的，那闻慕雪是个月的家，每日只教他一些新奇古怪的花样，日不久，倒浇蜡也会了，龙穴也会了，两人白天吟弄月，指两岸物，晚上便颠倒，共赴巫山。只可一个清清白白的佛弟子，被教得如此荒淫不堪，兀自懵懵懂懂，只得个大哥乃是天下第一的好人。

话日船将至杭州，想起要见到师父，更是心，闻慕雪那厢有些担心，只是想着：“我们个勾当，他是不晓得意思，只是孩子玩得心。若是出去有人教导了他，定然气我。的就不，就是他师父师兄，只当他一向情未，见他止行动都带了媚气，更那有看不出来的。心思之只是躇，暗道：“只把握两天，定要叫他食髓知味，再不手才好。”舱中每日只是有不的旖旎光，那闻慕雪存了那个念，着意服侍，每天直把弄得欲仙欲死。

日船到州，再去两日水程了，日移船靠岸，两人便思着去城处玩。闻慕雪为他指那州城好玩的物事，州瘦西湖更是美不胜收，两人些天日乘船，只是在湖边行走散心，俯在桥栏上向下望去，但见清波漪，荷露亭亭，更有清水出芙蓉的清纯美，越地恋慕起来，只回道：“大哥，荷花得真好。”闻慕雪便道：“兄弟若喜，不如便租船下去，切切把玩？”道：“大哥心，但小弟想，莲之为物，雍容高雅，可不可玩，有不足之心，可了他的骨。”

闻慕雪然心中感佩，话到他的心病，便道：“愚兄为，心中所爱，便一一刻也放不他，怎肯他相对。若是折了下来，只怕他憔悴堪，不妨之近，想一《爱莲》后，千之下，人敢他近，生怕落得一个俗名。那莲若有心，只怕也寂寞得很了。”怔怔地想了一忽儿，闻慕雪便执了他手，径自下桥。

两人手到了茜霞山上，走到一个荒僻人的所在，闻慕雪回一把抱住嘴，得青白日行此私密之事，有些不好意思，不肯从他，那闻慕雪便从身上掏出两片象牙板来。的眼眶立刻了。

原来为人粉嫩天真，两半玉臀更是粉一般，闻慕雪在船上已是垂涎三尺，想将雪白粉嫩的屁股扭得青紫，打得通。

可他又忌惮的武功，一日便道：“弟，你师父教你武功，不能不会武功的人动手吗？”

道：“是啊，师父不可仗武欺人。不会武功的人，就是人家打我，我都不能回手的，只躲了。”

闻慕雪怪道：“怎那日你又打我？”

低道：“我不晓得哥哥不会武功的，何我又以为哥哥在欺负我。”

闻慕雪道：“我怎会欺负你，我就是打你，也是为了你好。在你已经知道了。”

道：“知道什？”

闻慕雪笑道：“第一，我不会武功，第二，我不会欺负你。乖乖脱了裤子躺在，让哥哥打几下，你便晓得哥哥的好处了。”

一脸惧，疑不。闻慕雪沈下脸道：“你不听话？那我要告你师父了。”

只急得脸通，道：“大哥饶我。”

闻慕雪笑道：“以后哥哥要打，便乖乖躺下，我自你保密。”

只得脱了裤子，按闻慕雪所撅起屁股，闻慕雪大乐，抽十余板，又揉又，哪经历如此教，当下嘤嘤呼痛，下面硬得一塌糊，水四溢。以后闻慕雪每每相求，不敢抵挡，是含忍耐，闻慕雪更是爽入骨。

便如此，明明会武，只能在自己手下呻吟啜泣，任自己搓揉折磨。山中山清水秀，一片树草中但见两瓣被打得火烧火燎的屁股，便如一朵花一般在闻慕雪身下，闻慕雪抓住两瓣又又软的臀肉，边捏边插，在又热又又又痛的小穴中出出。

跪在地下大声呻吟哭泣，令人爱溢。

闻慕雪就在内将他翻，将他两只硬硬的小乳得又又，凑上舌去舔，舒服得尖声叫唤起来。

只一叫唤不要，惹来了一只妖精。

茜霞山上有一只修炼千年的蚊子精。一日正自打瞌睡，听见声不断。到后来越来越是大声，饶是蚊子精吸了几千年人血，什古怪有见，也不曾听如此放荡不的声音，竟自脸动心，不禁一。出来看，但见一个少年公子，将一个和尚压在身下，将那小和尚一腿放上肩膊，捧着那一个得滴溜熟透的屁股在那动荡，一舌舔着那两粒茱萸。那蚊子怪道：“怎弄得像被俺蚊子叮的一般，等润可爱。”着涎水便流了下来，一个把持不住，就上前附在闻慕雪身上，只一捅，将他爽得魂天外，再不手了。

那闻慕雪正在快乐，被那妖精阻了高，怒道：“你是哪来得孤魂野鬼，竟敢附公子的身，不怕遭报应？”

那妖精快乐了，哪理他，只不断舔弄两只乳，听他淫声叫唤，两个一阵加，同了，精液喷得身都是。受不住昏了去，闻慕雪气得不肯和妖精干休。

那妖精道：“你也不用吓我，我也看出来了，你是当今尚书之子，背后有六丁六甲佑，因此不将我放在眼。然而我毕竟有不凡之处，个可人儿料你也放不他，你若愿作个身之计，可听我一言。”

原来妖精附身后已看清闻慕雪然流多情，一心竟已定在身上，整日打着身相守的算，但父母那，师父那怎交待得去，每日喜怒思恐几遍轮回，怒在身上，才如此手狠，甚至招来外魔。

是听得妖精所言，正中心意，喜道：“不知仙人有何妙计？”

妖精言道：“你只答应我，事成之后让我好好享用一次。我便为你计。”

闻慕雪躇不愿，妖精道：“你我场奇遇，可算天缘。逆天不祥，你乖乖听我的。”

“我们又是什天缘，你不要胡。”闻慕雪不快道。

妖精笑道：“你叫闻慕雪，字子京，我便是只蚊子精，生平最慕血。名字小节，已泄了天了。”

闻慕雪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必是注定的了，如此就听大仙安排。”

蚊子精便附在闻慕雪身上，每晚共享，两天后船靠杭州，自回，他师父见他容貌中平添一股柔媚之意，眉宇妖气凝聚，自知他的孽缘已至，息不已。

闻慕雪回到家中，正在备考试，忽然之面耳赤，目呆滞，仰天一跤跌倒，就此厥了去。

醒来后便疯疯，见了人不论男女，便要嘴，涎脸厚皮，不知羞，口中只道：“小，小，我想的你好苦。”

由此合家慌，请大夫针刺用药皆不见效。日那闻尚书的生便道：“老大人不可慌，看公子情状，怕是撞了什邪物，不如请张天师来，驱除驱除。”

闻尚书如同抱得一根救命稻草，备厚请到了张天师。

那蚊子精见了张天师，喜道：“你总算来了。”

那天师眼一看，竟是他的朋友，小声怪道：“你不好好修成正果，耗功德所何来？牵扯段孽缘！”

蚊子精道：“只怪我一把持不定，你只帮我一回，我永记得你的好处。你若见了那人，也知我不枉了。”

张天师道：“！！等尤物我不见，的了几百年道行。”

天师便对尚书道：“乃是令郎前世今生的一段孽缘，他此生必得人相伴身边，否姓命堪，且令郎不可婚配，否必于吉日当天暴毙。”云云。

那老夫人在一边颤颤道：“请天师可我们就一根独苗，尚请指。”

天师模作样的一算，道：“请寺的和尚，此人乃世，伴在令郎身边，解他孽缘。”

尚书十分气恼，然而一至，那蚊子精立刻收了魔大法，日后尚书若提为闻慕雪娶妻之意，他自跌作，桩事再不敢提了。

事成之后，蚊子精便索报酬，闻慕雪只得让他附了，眼看得他脱了衣服，又气又妒，又可何如。

那蚊子精先在两乳上各吮一下，又下去叼住他的玉，羞道：“不要！好！”那蚊子精毫不理会。抿住捋了几下，已自起来了。媚眼如，喘息起来，一根冰凉的西从闻慕雪口中插入小眼，在面来回搅动，即一股液竟灌了去。

低看去，模糊中好像看到一根黑亮细的管子回闻慕雪口中，一看去，有了。

闻慕雪又掰他的股，舔弄去，大，要退被闻慕雪抓住了臀瓣，只一根又热又滑的舌在那舔来舔去，须臾顶了去，撩在壁上又又麻。不自禁的扭起屁股，只内最舒服的那一被什刺了一下。

睁眼睛，忽然得两乳，阴囊面，和内被舔的地方，同传来一阵剧。不禁伸手去抓，低看去，将他吓了一跳。两只小巧乳得比原来大了一倍，两睾丸也透亮起来。后庭内更是搔耐，闻慕雪淫笑着将手绑在背后，叫他欲搔不能。然后伸出舌舔了他的乳一下，敏感之的乳被热舌舔上，呻吟出声，闻慕雪吮住一只，舔慢咬；手指捏住另一只，而捏，而用指甲刮搔。浪吟不断，身扭得不成样子。只被他反玩弄两只乳，下面已自泄了。睾丸中搔了一些。

闻慕雪笑着蘸着他的淫水，把手指探他的身后，用指甲刮搔那个被叮了的突起。狂扭起来，刚刚泄的男根又高高起。闻慕雪也不，一鼓作气了去，已得不知痛楚，被他一下击舒服得尖叫出来。闻慕雪哈哈大笑，将他翻形成跪姿，手他腋下捏住两只胀的乳，刺起来。一夜蚊子精集他几千年的房帷经验，用了匪夷所思的手段姿势，将玩得死去活来，到最后那可的玉只是不住挛，什也射不出了。

次日闻慕雪醒来看到又一次厥去的，被蹂得死样活气，心痛刻骨，又气又恨，将蚊子精祖宗八代痛数百遍。

一夜精元大亏，闻慕雪不敢再动，只是般珍奇药方小心，半年之后始敢行房。

此后两人守身，恩爱非常，但闻家受断后之报，那只妖精了数百年道行，都是一段流孽缘的报应。

──The End^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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